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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甫过，进村小路两侧流水淙
淙，稻花香气从远处飘来。6月7日下
午，伴着斜阳，海南日报记者来到国家
历史文化名村三亚保平村。村子外围
建起许多二层小洋楼，沿小巷往里走，
仿佛是从现代到古代的穿越，两旁房
子越来越矮，色彩也愈发朴素。

“保平村已有一千一百多年的历
史，全村居住区面积约0.8平方公里，
其中古民居保护区面积为0.25平方
公里。”三亚市崖州区历史文化名镇
管委会顾问张远来是地地道道的保
平村人，他介绍说，保平村的传统民
居最早建于明代，大部分建于清代，
少量建于民国时期；仿古风貌建筑多
为20世纪80年代前兴建，带有明显
清代建筑特色和崖州地方特色。

大体保持明清院落风貌

为何能使如此大规模的传统民
居建筑保存到今天？张远来给出了
自己的回答：“一是古时候村民比较
富裕，几乎每户都建有一个独立的院
子，所以古建筑多；二是过去村巷狭
窄、道路难行，建筑材料难以运进村
中，所以往往选择在村子外围建新
房，老房子得以保存下来；三是到今
天一个院子往往是好几户共有，要拆
旧涉及利益关系复杂，不如直接去外
面盖新的。”

走在村中，记者发现，村中小巷虽
然依旧狭窄，但已经铺上了水泥路，安
装起了路灯。在村子的核心位置，可
以看到有好几个院落是翻修过后的，
虽然用上了水泥、新砖，但整体风貌与
村中古建筑保持得较为一致，也同样
有着传统的檐角、木雕、彩画等民居修
饰，基本上做到了修旧如旧。

在今年5月的2018年中国传统
村落保护（海南）高峰论坛上，中国民
协顾问、吉林省民协主席曹保明提出
了保护传统村落在认识和管理上的
许多误区，其中之一就是“民居修缮
难按照留存的历史信息执行，让村落
失去历史记忆，使得民居保护意识在
追求现代风尚中表现迟钝，大量现代
建筑入驻传统村落。”

“尽管从列入国家历史文化名村
名录以来，市里和区里采取了许多措
施对村子进行保护，村子的古建筑风
貌大体上得到了保护，但随着人多地
少、住房难以满足需求等矛盾的增
加，还是有6栋1949年前的老建筑被
拆掉建新房，村民新建的房子又很难
保持传统风貌。”张远来表达了自己
对传统村落保护的担忧。

人与传统院落融为一体

尽管保平村目前的传统村落保
护仍面临着一些困难，但令人欣慰的
是，保平村并没有因为历史文化名村
的荣誉而盲目引入商业、旅游开发。
中国民协名誉主席冯骥才认为，在发
展经济的过程中，不能过度依赖和消
费这样的文化遗产，不能让古村落背
负太多经济责任，否则势必会对原生
文化造成破坏，甚至产生很多伪文
化、伪民俗。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
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在保平村
中，与村民坐在屋檐下、老树前喝茶
谈古，看着儿童散学从村巷中走过，
总能想起陶渊明诗句中描绘的乡村
画面。没有商业利益的纠绊，每日洗
衣做饭、下地务农，保平村人延续着
千百年来的生活习惯。人与传统村
落融为一体，传统村落也因此有炊
烟，人也因此有了家园。

“小时候，村民们在田间地头劳作
时，总会忍不住唱起崖州民歌，那是我
们祖祖辈辈传下来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现在我们成立了崖州民歌传习
所，让大家劳作之余学民歌唱民歌，崖
州民歌文化在这里得到传承和发扬。”
张远来认为，要真正保护传统村落，不
仅仅是对老建筑的保护，也要守住当
地居民的文化传承和生活方式。

“要更好地保障传统村落原住民
的生活，更多地唤醒他们的文化自
觉。”冯骥才认为，村民是传统村落的
缔造者，是农耕文化的守护者，只有
让他们生活得更有尊严，对自身的文
化更有自信，这样的传统村落才是有
魅力的和可持续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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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平村明清民居建筑群。 海南日报记者 程范淦 摄

旭日初升，露水晶莹剔透，6
月2日上午，海南日报记者来到
乐东黎族自治县佛罗镇的新丹
村，村前是郁郁葱葱的稻田，阡陌
交错，大道成荫，一幅怡然乐居的
乡土画卷。

丹村至今已有五百多年的历
史，因历史悠久、风景美丽、文化
氛围浓郁，曾获“中国传统村落”

“中国美丽乡村”“海南最美乡村”
等荣誉称号。今天的丹村有新丹
村与老丹村之分。

走在老丹村中，村口还有些
未搬迁的村民居住。越向里走，
环境更为清幽，一座座红砖灰瓦
的老宅在酸梅树的掩映下愈发显
得古朴，而大多数的院子中已长
满荒草，人去屋空，只剩鸟雀搭
巢，与规划整齐、“洋楼”林立的新
丹村完全不同。

“为避免村民占田建房，
1996年丹村开始了‘移村还田’
工作，引导村民逐步搬至新的丹
村区域内，最近一次大规模搬迁
是在2010年前后。”退休教师、
《丹村志》主编王建光介绍，许多
村民搬来新丹村后，老丹村的古
建筑得以保存下来，形成大片的
古民居建筑群，但老村子里面许
多的院子没有了人烟，也面临逐
渐破败、荒芜的危险。

“我在这里生活了70多年，虽
然孩子在新丹村建了房子，但我舍
不得离开这里。”仍居住在老丹村
村头的村民王荣光介绍，二十多年
来村民们分批次搬到了两三公里
外的新丹村，现在老丹村剩下的人
不多了。

正是因为老丹村原来的大多
数人选择了到两三公里外的新丹
村另起新房，而没有选择在原址
上拆旧建新，才使得许多上百
年，甚至两百多年的传统民居得
以保存到今天。院落式的，单体
式的，还有挪瓦厝和茅房，多为
木质脊架式结构，做工美观讲
究、实用。挪瓦厝是用黄泥砌成
的，瓦片可以挪动，瓦脊裸露，不
加修葺，十分简朴。而茅房则是
用茅草盖顶的房子，冬暖夏凉和
经济实用的特点在那个贫乏的
年代十分常见。

“传统村落的优秀文化内涵
究竟如何体现？要尊重自然，顺
应自然，以“天人合一”的理念，
依托山水脉络，让人融入自然文
化。”冯骥才认为，传统村落一旦
形成了整体性保护，乡愁便成了
传统中的另一重要因素，因为乡
愁是力量，是孝道，是伦理，是人
性，是村落传统建筑的重要人文
背景。

尽管搬去了新村，但丹村人
为了留住乡愁记忆做了许多记
录。村中的“甜水古井”被村民
修葺保护起来，并刻了文字在墙
上向后人讲述这口古井的历史，
寓意饮水思源，不忘根本。村中
的许多老院子已无人居住，但在
门口都会立一石碑，写上“老王
落”“老谢落”这类的名字。王建

光介绍，王、谢是当地的两个大
姓，“落”是指居住的地方，立这块
碑是希望后人不要忘记这是先祖
曾经居住过的地方。

为保护传统村落人文景观和
村落格局，完善基础设施和旅游
服务设施，改善村民生活条件，
2007年，相关部门对老丹村的村
委会大门、围墙、道路及老水井进
行改造，在村中增加了坐凳，并铺
设了砖石路和小广场，修缮及加
固了部分祖宅。

一年多过去，走在老丹村中，
不时还会看见坍圮的房屋院落，
荒草已高过墙头。王建兴意味深
长的地说道：“老房子在这闲置着
也不是个办法，村民不在这住了
也不会回来修葺，每年台风过后
都会倒下一些危房。

在丹村人看来，留住了老房
子还不够，更重要的是将优秀的
道德、民俗文化传承下来。

“你虽是帝皇女儿，嫁到民家
是民妻。母嘱的话要谨记，和和
睦睦恩爱伴侣！”在新丹村文化广
场，经典琼剧《打金枝》引来众多
村民齐聚一堂。如今的丹村，下
棋听琼剧等极富文化韵味的活
动，成为村民丰富业余生活的又
一选择。

“深挖人文内涵是丹村建设美
丽乡村的法宝，现在村里还定期
举办读书会，村民们齐聚一堂品
诗论文。”作家郭义忠介绍，2010
年以来，该村努力挖掘历史文化
资源，探索实践文化振兴村庄的
发展思路，不仅先后开设文化长
廊，建设文化广场，绘上二十四
孝故事与本村革命传统的美丽
画作，还定期举办道德讲堂，培育
时代新风。

乐东丹村：

在500年老建筑中留住乡愁
文\海南日报记者 梁君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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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东老丹村。（资料图片）

乐东新丹村。
海南日报记者 武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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